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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去 的 村 庄

每次回故乡的村庄，都会有
不同的感觉，村庄好像会行走似
的，离我越来越远，我只看到它
的身影，但我的心永远追随它。

村口的大槐树是我必经之
地。每次回来，它用最古朴的方
式， 抖动满树的绿叶迎接我，好
像拥抱从远方回家的孩子。它亲
切的目光如母亲， 温暖我的心
窝。如果没有大槐树，也许我会
迷失方向， 寻不到回家的路，找
不到那种久违的温暖。 然而，因
为修路， 后来大槐树被砍伐掉
了， 我的那种恋恋不舍之情，好
像失去了童年的玩伴。 如今，点
滴的美好只能留在记忆里，时间
久了也许会慢慢地淡忘。

回到村庄，喜欢听母亲讲村子
里的事，和我一起长大的谁外出打
工，在外落了脚。哪个老人又走了，

村里又少了一口人。 孩子在成长，

年轻人在岁月里一点点变老。是
的，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再没有从
前热闹了，没有成群的孩子围着稻
场捉迷藏， 甚至园里的果子熟了，

遗落满地都没有孩子弯腰去捡。

那口老井还在，只是变得寂
静，很少有人去打水，水亦变得
浑浊，上面飘着几片枯叶，光滑
的井壁长满青苔。一点点的热闹

是， 偶尔有几只鸟儿来觅食。那
曾是一村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当
年的欢声笑语已消失。

儿时，我喜欢看秋天老屋上
的草随风摇动，冬天落在灰瓦上
的雪，像一幅水墨画。如今，老屋
亦不在， 就像一个逝去的老者，

永远回不来。 那低矮的泥巴墙
头， 也已没有孩子坐在上面，挥
着树枝学骑马了。

乡村小路上，时常会看到奔
跑的毛驴车，驴身上挂着一串铜
铃，铃声清脆入耳，身后腾起缕
缕尘土。我喜欢坐在车上，看周
围的树从眼前闪过， 如今这些亦
不在。 还有那秋天的薄暮中拾柴
的老人，躬着腰回家，背上好像背
着一座沉重的山， 拼尽余生的力
量去拼搏命运。

如今， 童年时最爱看的露天
电影早已无影无踪了。记得当年，

漆黑的夜晚， 宽大的幕布拴在两
棵树上，地上坐满了人，正仰着脸
看电影。 灯光闪烁， 声音传得很
远。许多外村人一路浩浩荡荡，跑
很远的路来看电影。 尽管已看过
多遍， 但大家把每一部都当作经
典，不厌其烦地反复观看。

村庄仍是那个村庄，却离我
越来越远， 没有昔日的风采，留
下的只有那陌生的面孔和熟悉
的乡音乡情。

吃 夜 茶

刚过雨水节气，时近惊蛰，春寒
料峭。一日气温骤降，狂风大作，冷
雨肆虐。 这样的夜晚， 人也十分闲
散。 哪儿也不想去， 什么事也不想
做。沏上一杯茶，于书桌前端坐，调
暗灯光， 静静地闻听风雨的阵阵叩
窗声，心情也更为恬淡。

手捧茶杯，呷一口茶，含嘴中缓
缓吞下。有甜有涩有苦，却有一股清
香绕鼻， 沁人心脾。 我素来不会品
茶，更不会分辨毛尖、龙井、碧螺春，

只简单地将之分为红茶与绿茶。凡
杯中茶水呈青绿色则唤之绿茶，反
之则为红茶。年少时，弄堂口有一汪
姓老爹，以卖茶为生，一分钱一杯。

小方桌上十余个玻璃杯一溜儿排
着，里面盛着褐色的红茶水，上面覆
盖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玻璃片， 遮挡
尘土。 我喝茶也因此而起。 放学回
家，喊一声汪老爹，便拿起杯子一饮
而尽，真有点久旱逢甘露的味道。现
在念及，也颇多感慨。

无论是贫穷的昔日， 还是小康
的今天。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茶总
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久而久之，喝
茶的习惯已成为中国人的传统。我
虽说不会品茶，却也离不开茶。上班
后第一件事，便是洗杯沏茶。偶尔断
了茶叶， 便匆匆赶去买来， 沏上一
杯，暖身暖心。后来养成了习惯，每
逢春茶上市时，便买许多斤，用小
纸包分别包好， 放入石灰瓮里，随
取随用，好似新茶。时间一长，人也
懒散许多，成了随用随买。虽省了许
多麻烦，但却少了诸多乐趣。

不久前在朋友处喝茶， 聆听了
不少品茶的雅趣。 壶中放茶叶七克
至八克，泡之，漏之，品之。茶是上等
的茶， 壶是上等的紫砂壶。 抿一小
口， 却是真正的齿间留香、 余味无
穷。朋友还告诉我，好茶要用好壶，

还要不时换壶，谓之“养壶”。只有养
活了的壶，才能沏出好茶。我听罢却
暗暗叫苦， 家里的几把壶早就布满
尘灰。其中一壶还是出自名家之手。

当初朋友送来此壶，小女才四五岁，

一个转身就将壶盖摔落于地。 那位
工艺师闻知此事， 重新制作了壶盖
送来， 模样没变， 无奈色泽总有偏
差，唯有望壶兴叹了。普天之下，完
美无缺毕竟是少数，留下一点缺憾，

也不失为人生记忆中的点缀。

窗外狂风愈盛，雨势更烈。低
头凝望杯中茶叶浮起沉落， 忽上
忽下。继尔想到，人生莫不如此？

沉沉浮浮，此一时彼一时。但只要
芳香依旧，余韵缭绕，又何必在乎
沉浮？

夜渐深， 茶渐凉， 嚼上几片茶
叶，留清香无限。

等 候

暮霭中
风吹树叶沙沙响
疑是你多情的呢喃
曾经的应诺
像夜空中的星星
永远闪亮

我在入夜的门前
敲你的窗

湿润的夜风
溜进你的心房
不知是否打湿
你矜持的心

多情的等待
总是这样漫长
夜已深沉
请让我进来
点亮你的
心灯

春 日 杂 感

半夜里被一阵轰隆隆的雷声
惊醒，侧耳倾听似乎有雨声，但又
不能确定。 心里想着起身看个究
竟，身子却蜷在被窝不动。看来我
确实是累了， 身体上、 心灵上累
了。躺在床上，黑暗中睁着一双眼
睛， 脑子里汹涌着的是清末改革
家张维屏的一首诗：“造物无言却
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
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
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
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早晨睁开眼，但见得一地残红。其
中最使人感伤的莫过于窗前那株
亭亭玉立的白玉兰。 昨日里还是
鲜花怒放，此刻却纷纷落地，香消
玉殒，化成了春泥。

显然夜里是下过雨， 否则怎
可能催红发绿。 春天好像是在一
夜间呼啸着、奔跑着来到人间。从
料峭的春寒到眼前的春意阑珊，

不过是瞬间而已。

或许是因为我们情感的粗糙
和心灵的封闭， 平日里那些早已
司空见惯的景物此时此刻却是如
此的楚楚动人和耐人寻味。 所有
的树叶都像水洗过似的，绿油油、

亮晶晶的。 站在阳台上端详着那
一片片无尽的绿， 心中便升腾起
一种感动———为那无言的春风，

为那涌动的生命。

原野里尽情绽放的是那各式
各样五颜六色、 错落有致的好看

花儿。火红的是桃花、粉白的是梨
花、 满眼金黄的那是油菜花……

再加上远处层层梯田上那摇曳着
袅袅身姿的麦苗，真的是“大地一
片春如海”。

望着河堤旁婀娜的垂柳，我
思绪万千。“闺中少妇不知愁，春
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古人渴望的是
功名，而我为的又是什么呢？

春风浩荡， 草木峥嵘。 按理
说，春天是最能让人欢欣鼓舞的。

可是不知为什么，面对着这红花、

绿草、园柳、鸣禽，我却伤感得要
死。 我几乎不忍看到任何美妙的
事物。 越是美好的事物越让我感
到生命的流光与残酷。

最近一个时期我的心中充满
了忧郁和焦虑。它是那样的强烈，

以至于使我常常无端地陷于绝
望与恐惧。除了失眠我还常做噩
梦。有一天晚上我竟然梦见自己
只身一人挣扎在一片沼泽泥地
中帮助人类寻找最后的出路。我
一直想不明白我怎么会做出这
样荒诞、可笑而且近乎无知和无
耻的梦来。 然而事实上我的确是
做了。 也许我的骨子里天生就有
一种崇高的悲剧意识，孤零零，但
却要坚持。

在春天的某一个早晨， 我坐
在一片油菜地旁。 望着那金灿灿
的黄花儿，伤感，流泪。知我者谓
我何忧

,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别人
永远是没法理解我的， 因为我永
远只活在我自己的内心中。

军 旅 短 歌

（

诗二首
）

别战友
车开了，你依然在那站台上
手中举着一卷《解放军画报》向

我挥别
边跑着，边喊着———再见，再见
直到列车驶出你模糊的视线

夜幕降临， 那画报仍在我眼前
晃动着

仿佛化作一只美丽的蝴蝶
飞呀，飞呀，始终没能飞出我的

梦境
拂去我一身风尘和心中滴着的

泪与血

清晨醒来，你又隐入我的脑海里

忽闪着那长长的眼睫毛
似乎在对我讲：

战友的情谊呀
就像这南方的红木棉， 只会越

开越热烈、越思念

房东大娘
部队冬训拉练时
我认识一位房东大娘
每当训练归来
她总是一边倒着开水
一边问短问长
问我训练苦不苦，累不累
当地是那样偏远陌生
大娘是那样亲切慈祥

大娘倒水的动作
令我永生难忘

她那皱巴的双手
把碗洗了又洗，烫了又烫
生怕稍有不净
就会影响士兵们的健康似的
一切，是这样平凡细微
又这样伟大荣光

一股寒风从门缝吹来
大娘捋了捋花白的鬓发
像捋着无尽的沧桑
油灯下大娘不眠的眼睛
好像黑夜里明亮的星辰
抚慰着战士们进入梦乡
一切，是这样淡泊恬静
又这样豁达刚强

别了，那灰蒙蒙的小村庄
别了，那摸爬滚打的训练场
但我的思绪如同泉水涌波浪
大娘用那皱巴的双手烧的开水
我喝了
尝不出一丁点儿甜味
却至今仍在我心中淌

责编：肖东审读：徐立明照排：邱夏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２０11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一 茶都艺苑
6

二月二 龙抬头 喜上眉头

“二月二，龙抬头；龙抬头，喜上眉头。”每
当听到这首民谣， 我的眼前就会呈现出一幅
春天的画卷：明媚的阳光下，春风扑面，鸟语
花香的醉人春光里，每个人都是喜上眉头！

记得读书时，老师念白居易的诗：“二月二
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

十字津头一字行。” 我们年幼不懂， 老师解释
说：一场新雨刚过，万里碧空晴朗。田野中草发
芽，菜生叶，万物复苏，春风荡漾。这时一群青
年男女穿着轻衫，骑着细马，来到渡口，一字排

开。准备渡过河去，采花挑菜，踏青游赏。

啊！这是何等醉人的美妙画面！从此，我
记住了白居易的这首诗，也记住了每年“二月
二，龙抬头”这个日子，在每年这个日子来临
时，我就会感到有一种快乐和激动，像是有许
多小虫子在咬着我的心，让我按捺不住自己，

感觉喜上眉头。

记得小时候， 我问爷爷， 什么叫“龙抬
头”？爷爷告诉我，古代天文学家用二十八宿
来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的位置和判断季节。

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宿组成一个完整的龙形
星座。其中角宿恰似龙的角。每到二月以后，

黄昏时“龙角星”就要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

故称“龙抬头”。

接着爷爷还给我讲了一个神话故事：相
传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 玉帝下令三年内不
准向人间降雨。 但司掌天河的玉龙不忍百姓
受灾挨饿，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帝得知后，

将玉龙打下天宫，压在一座大山下面。还立了
一块石碑，上书：“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
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

人们为了拯救龙王， 想到了以爆玉米花代替
金豆。到第二年二月初二这一天，家家户户爆
玉米花，并在院里设案焚香，供上“开花的金

豆”，专让玉帝看见。玉帝一看人心所向，只好
放出龙王，让他继续给人间兴云布雨。

小时候，我就不太信神话，爷爷讲这个故
事时， 我就说他尽骗人。“究竟什么叫龙抬
头？”我不依不饶地问。爷爷说：“龙抬头，就是
说冬天已过去，春天已来到。这个时候，睡觉
的小虫要醒过来了，地里的小草要拱出来了，

树上的小鸟要叫起来了。”爷爷的话，我还是
不太相信，因为我感觉到天气还冷，可真等我
在地里发现了一只小虫子时，我才相信，龙一
抬头，就连冬眠的小虫子也是喜上眉头了。

在我的家乡，每到二月二，家人都要早早
起床，据说在龙抬头这天，早点起床的人，才
能把富裕迎回家。

是啊，一年之计在于春，谁不想把富裕迎
进家？只是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每年二月二没
到，他们都已走出家门，或去城里创业，或去他
乡打工。 因为真要想把富裕迎回家，“龙抬头”

这天早点起床是不行的，还必须靠自己去打拼
才行，真正创业致富了，他们才会喜上眉头。

奔跑的春天

乡间的风，是温煦和柔软的，

仿佛少女的芊芊玉手。你看它，翘
起兰花指， 优雅地调弄着季节的
调色板。

先是轻轻点染的绿色， 薄薄
一层浅草，淡淡一行柳烟，都像淡
绿色的轻纱， 在天地之间舒展开
来。这是春天醒来后的第一个梦，

美丽而飘逸， 一切都随之欢欣地
张开眼睛。随后，绿色开始泼墨淋
漓，万木争春，翠色渐浓。深深浅
浅的绿色，远远近近地招摇起来，

春的底色完成了。

绿色的底子上， 是要点缀万
紫千红的。是谁轻轻抖落画笔，勾
勒描摹， 缤纷的色彩， 便泼泼洒
洒， 喧闹了整个春天。 乡间的春
天，一直是动态的，人们跟着春天
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温暖。

农人们伴着第一声春雷，走上
田头，在松软的土地上行走。麦苗
已开始返青，一片一片，都是丰收
的期许。泥土里的收获，从春天开
始。还有一些种子，要在春天洒下。

种子喜欢聆听泥土复苏的歌唱，它
们会在三月的暖阳中萌发，孕育新
的希望。田间地头开始热闹起来。

田里的草也不甘示弱地长起
来，农人们并不恼。草是调皮的，

一茬一茬，生生不息，好像在与人
做着顽皮的游戏。那么，就让孩子
们来对付这些不安分的草吧。

乡间的春天， 在孩子们的脚

下，灵动起来，奔跑起来。绿色涌
动的原野， 到处是孩子们的欢笑
声。长一声，短一声，如错落有致
的音符，曲调明快。蝴蝶和鸟儿翩
然飞过。风滑过脸颊，像一片温柔
的鸟羽， 光滑凉爽。 孩子们打猪
草，有时也逮蚂蚱、追野兔。满地
的野草嫩生生的， 马齿苋、 灰灰
菜、麻参菜……还有狗尾巴草，毛
茸茸地招摇着。 孩子们把它们大
把大把收进竹筐里。 家里的小猪
仔， 吃起来满嘴淌着浓浓的绿汁
水，很是贪婪。

孩子们越跑越快， 到处留下
他们的脚印。堤上的柳树，经过一
个冬天的休养生息， 早已萌动生
机。孩子们折下细细的柳条，编成
帽子，戴在头上，追逐嬉戏，翠色
便飞快地奔跑起来，一路欢歌。有
的孩子，折下一截柳枝，用拇指和
食指轻轻一拧， 薄薄的树皮儿脱
落下来。 树皮儿成了一只小小的
柳笛。柳笛像一只小蜡笔，孩子们
放在嘴边吹。于是，柳堤上响起了
一支支悠远古老的曲调。 笛声四
起，高低错落。孩子们把春天含在
嘴边，满心兴奋。

乡间的天，又高又远。常常让人
想到鲲鹏，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
云。乡间的天空，是自由的天堂，让
人的心，也如蓝天一般开阔辽远。

在乡间，春天是一个动词。蜗
居在城里的人， 哪里见过奔跑的
春天？乡间的春天，是奔跑着的。

跑着跑着，梦想就飞起来了。

春天花会开

我的一个朋友，原先有一份
很好的工作，有一个温柔可人的
妻子，可是好景不长，几年以后，

他所在的那家企业破产了，他下
岗失去了经济来源。他找了一份
工作给人打工。可是，八个月以
后，他的妻子被查出患了一种绝
症。他很爱他的妻子，于是，把房
子卖掉，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些
钱，为妻子做了化疗手术。但这
样也没能留住妻子的生命，妻子
还是永远地离他而去。 此时的
他，已债台高筑，租住在一个四
面透风的平房里。 生活还得继
续，他继续给人打工，所挣的钱
除了生活所需之外，剩下的就用
来还债。给人打工终究不是长久
之计，如果想翻身，就得自己干
点什么。在大家的帮助下，他开
了一家小杂货店，经过一段时间
的经营， 生意慢慢好了起来，生
活也有了起色。然而，有一天夜
里， 他的杂货店忽然失火了，等
消防人员把火扑灭后，里面所有
的东西都化为了灰烬。 那一刻，

他心如死灰，感觉所有的路都走
绝了。但他想到了欠人家的钱还
没有还上，就又出去找了份打工
的活， 在批发市场给人送货。时
间长了， 老板了解到了他的情
况，十分同情他，就赊给他一些
货，让他晚上到夜市去卖。于是
他就开始摆起了地摊儿。由于他
对人和蔼可亲，大家都愿意买他
的东西， 他的生意越来越好，赚

了一些钱。后来，他辞去了工作，

用手头的积蓄在市场里租了个
铺子，做起了批发生意。随着时
间的推移， 他的客户越来越多，

生意越做越大，便在临街租了门
面房。几年下来，他成了远近闻
名的批发商，不但还清了所有欠
款，而且买了一套二手楼房。

我住的小区楼下，有一棵碗
口粗的桃树，每年春天到来的时
候，这棵树就会绽放出满树灿烂
的桃花。可是，去年秋天的时候，

一辆失控的大货车撞到了这棵
桃树上，桃树在离地两米高的地
方被撞出了一个缺口，整个植株
险些折断，只有二分之一的地方
还连着。冬天来了，寒风疯狂的
肆虐，那棵可怜的桃树在风雪的
侵袭下摇摇欲坠，已经没有了任
何生命的迹象。 人们都叹息着
说，这棵树肯定是死了。然而就
在前几天，那棵桃树又绽放出了
满树灿烂的桃花！经历了那么多
的摧残，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的
磨砺，它却凭着一种不屈的意志
挣扎着挺过了严冬，等到了春天
的来临，并再次顽强地绽放出了
生命的辉煌！看到这一切，我在
心里默默感动，感动它顽强的生
命力！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不放
弃对幸福的渴望，坚信再冷的冬
天也有结束的时候， 春天花会
开，穿过苦难的河流，走过漫长
的冬季， 就终会迎来生命的春
天。经过苦难的磨砺，人生的春
天，会更加绚丽多彩。

记忆中的木床

三岁那年冬天，我开始学着自己穿衣服。

当时， 我和大我两岁的二哥还有姥姥共同占
用一张旧式的木床，木床很大，三个人在一起
也不显拥挤。入睡以前，我常常会在这张大床
上闪转翻腾，有时候还会一时兴起，与二哥厮
杀一番，厮杀的主要内容是用脚互相踢打。那
个时候，二哥和我各据一头，彼此若紧挨着枕
头，两个小身体就无法交接，只有将头缩进被
窝里，四只脚才能纠缠在一起。常常是我们互
相抵牾着， 一直要到梦的光辉洒到被窝里来
方才罢休，那张大大的木床虽然制作简易，但
作为游戏的温暖舞台， 对于三岁的我而言绝
对足够。

到了早晨，最讨厌的事却来了，姥姥不再
给我穿衣服了，要自己动手才是，幸亏当时对
此事兴致勃勃。一般情况下，姥姥很早起来就
做饭去了，但姥姥是细心的姥姥，她总是把我
的小棉袄、小棉裤一早就放进被窝里暖着。穿

棉袄的时候倒也简单， 在被窝里左伸手右伸
手，然后再系上扣子就算完事，真正苦恼的是
穿棉裤，必须要爬出被窝才行，不仅仅是寒气
逼人，关键的问题是棉裤很紧，需要生拉硬扯
半天才能提上来，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
易聚起来的热气呼啦啦都跑光了， 自己也成
了个彻底的小冰人。 当时的棉裤不是由齐腰
的松紧带固定， 而是由绕过双肩的两根带子
袢住，这样，将棉裤提上来之后，我还要在床
上蹦那么几下，才能系上扣子。有一次，蹦
的时候用力过猛，把木床的横梁给蹬断了，

只听“咔嚓”一声，我的小身体立刻陷了下去，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害怕，只是今天回忆起来，

才抹上些惊险的色彩。若非姥姥的袒护，差点
为此挨了揍。

不过，平常挨过的揍是不少的，特别是
在床上，发生在我和二哥之间，并持续了很
多年。白天要是我和二哥之间有了龃龉，一
旦发现他提起了拳头，我会扭头就跑，他很
少能撵上我，等过会再见的时候，天大的事
也都忘了。但若是在早晨的床上，我就无处
可逃，因为嫌弃我穿衣服慢，喊了几遍后也
没见我穿好，于是，二哥就会跳到床上，飞
腿过来，我应声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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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冬天，整个
中国都是寒冷的，大人们一早都出工了，姥
姥正张罗着早饭， 没有人去理会一个孩子
委屈的哭声。木床使我无处可逃，但我并未
因此而恨上它，它虽然平息不了我的哭声，

但到了晚上， 还会腾出足够的面积让我展
开想象。

上了初中之后，因为住校，大大减少了与
木床亲近的机会。偶尔回家，我和二哥也已经
实现了分床，早晨的悲剧就此落幕。虽然，二
哥和我之间偶尔会有战争， 但与木床已没有
任何的干系。上高二那年，姥姥在某个夜间，

没有任何征兆地离去了， 我的一个最不孝顺
的表哥闻讯后赶来，一进门就以头抢地，嚎啕
大哭， 被三个舅舅轮番训斥后方才止住了多
余的眼泪。而我和姥姥的众多孙子孙女、外孙
外孙女们都没有落泪， 因为姥姥的生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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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时段止步，这其间的失去与拥有，岂能是
哀伤的眼泪所能说明！

从那个时候起， 若是我回家， 若是在冬
天， 就需要自己一个人去温暖一张大大的冰
凉的木床了。

如今， 只有在临近春节的时候我才回去
住那么几天，小时候那张木床仍在，因为没有
上漆，木头骨架依然如旧，时间虽然没有在它
身上刻下多少痕迹， 但时间中的我们却都变
了模样。

□

鲍海英

□

冬蕊

□

刘小鸽

□

史飞翔

□

程永康

□

梅香生

□

刘军

诗 二 首

唐泽慧
春

紫萼花开萦满堂，一波噙绿一波妆。

碧塘池暖飞鱼雁，翠柳栖阴下苏杭。

廊苑高阁藏逸韵，画楼矮轩卷女香。

满园春色皆沽看，许我殷勤纳晨凉。

景
云雾凄清抚霭流，风霜五尺动高秋。

长笛一曲人依月，琵琶三挑花满楼。

紫萼纤开百首醉，粉禽依舞两三愁。

不识梁祝绝千古，怎教伊人上孤舟？

向阳人家春来早。 肖东摄


